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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对青梅竹马的大哥哥熏
她有着浓浓情意熏

放弃自由、替他家人做牛做马熏
全是为了他。

女子的名节快毁在他手中了，

他还不懂她心思，

教她得想尽办法，

抛头露面“追夫”去。

所幸老天怜他，

不必再等待就能听到真情告白，

但她没想到他会是如此受欢迎，

光看他被爱慕者环伺，

她就忍不住醋劲大发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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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小语

不悔芳华如流水，

为君沉吟为君愁。



１ 何生莫名愁

初春的灵秀江南，天微微蓝，棉絮般的云朵点缀

其上，淡淡的暖阳还透着淡淡的寒意，是最后的一抹

残冬。

放眼四面青翠，一丛丛及人腰高的茶树排列而下，

如阶梯，层层占据了所有的坡地。在一片的绿油间，

许多妇人埋首工作，将茶树上成熟的叶子采入竹篓里

头。侧耳倾听，她们似乎哼着什么曲调，和枝头鸟鸣

合成好听的旋律。

大人有自个儿的忙事，而孩子有孩子的天地。

山坡下，一名十四五岁模样的少年正舞着一套拳

法。那是武家的家传绝技，该是父传子，一代代延续

发扬，但五年前发生一场意外，他的双亲坠崖身亡，

如今，少年仅能靠着遗留下来的《武氏拳谱》慢慢摸

索。

拳劲虎虎生风，一招一式毫不含糊，他武功底子

极扎实，剑眉星目，神态沉稳，那认真严峻的身影牢

牢吸引住女孩的眸光。

那是个白白净净的女娃，丹凤水眸，弯弯的眉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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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气的鼻梁，樱桃模样的小嘴，头上梳着两团小髻，

额前散着几绺微褐的刘海。她下颚靠在双膝，蹲在一

旁望着练武的少年，颊边不知何时沾上了泥，那脸蛋

瞧起来既娇又憨。

此时，少年翻身一个旋踢，拳成十字，利落地变

化招式。

“好啊！大郎哥好本事！”女娃忍不住喝彩，丹凤

眼中满是崇拜，鼓掌又叫，“再来再来！好好看啊！”

另一端，一个男孩朝这边偷偷地匍匐前进，终于

到达女孩身后，趁女孩没注意，他轻手轻脚地在她肩

上放了一样东西，手还紧紧捂住嘴巴，就怕心中的窃

笑跑了出来，暴露了行踪。

“嘿嘿嘿，涤心，这才叫好看哩！”见时机成熟，

他猛地跳出，指着女孩的肩膀笑得像个小霸王，拉长

耳朵等着听尖叫声。

一条黑黑拙拙的茶树虫，无骨的躯体在那漂亮干

净的绣花背心上缓慢地扭动，瞧了让人毫无食欲———

不过，没关系的，她才刚吃饱。盯住自己的巧肩，苏

涤心秀眉皱了皱，小手一抬，捏起拇指和食指，“啪”

的微响，将那条可怜的虫儿弹到半空，不知落到何方。

“耶？！”男孩难以置信，俊脸登时垮下，圆亮的眼

跟随虫子飞去的抛物线，又调回来瞪着女娃，挫败地

喊，“涤心，你真不可爱！好歹也装装模样，哪有女孩

家不怕虫子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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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我不可爱？！”涤心忽地站起，个头好小，气

焰却不容忽视。现下，看大郎哥练武的事暂且被搁置

一旁，她得为自个儿的“名节”战斗。

“你竟敢说我不可爱？！”她扬声尖叫，抓起地上的

泥丢去，“啪”的一声正中目标，粘在男孩脸上，见状，

她拍手哈哈大笑，“泥土狗，汪汪汪，叫三声，跌入坑，

坑里石头臭又硬，差点丢了一条命。”

“苏涤心！你完了！”

男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拨掉脸上的泥，正要展

开一场大战，那女娃却机灵地跑进山坡茶园中，躲在

茶园总管事苏泰来的背后。

“爹⋯⋯”她爱娇地喊，扯了扯男人的衣角，“涤心

可不可爱？”

闻言，苏泰来由茶树叶中抬起头。他是陆府重金

礼聘的种茶师傅，除帮茶树“养生治病”外，还得管

理近百名的茶工，陆府的茶由采收、蒸青、捣拍焙穿，

到制成茶团，全都要他亲自监督。这一待已有十个年

头，娶了陆府总席厨娘为妻，生了个慧黠女儿，也算

是落地生根。

苏泰来是个茶痴，终日醉心于茶树的研究和开发，

他虽听见女儿的叫唤，好半晌才抓回心神，瞪住涤心

的小脸，双眉皱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丫头，就爱学男孩子玩泥巴，瞧瞧，都成花

脸猫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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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要替女儿拭净，才发觉自己的手也沾了土灰，

想掏出腰间的汗巾，他站起身子，就瞧见那个被泥巴

击中、一脸杀气腾腾的男孩，顿时，苏泰来头一阵疼，

声音不由得扬高。

“涤心！你又对二少爷做了什么了？！你、你⋯⋯

拿泥巴砸人？！唉，这般没规没矩，哪里像个小姑娘，

将来长大，看哪户人家敢要你！我的老天爷———耶！”

他忽然停了口，双眼往下瞧。

一团泥巴飞了过来，目标锁定小女孩，可惜技术

不好失了准头，硬生生砸在苏泰来的胸前。

那个男孩，陆阳，正是苏泰来口中的二少爷，他

扼腕地跺脚，懊恼叫着：“苏管事，麻烦你退后些，泥

巴没长眼，若再砸中了你，那可过意不去了。”

他弯身又揉了一团泥，涤心意识到状况危急，连

阿爹也教她拖下水，她脑筋转得飞快，小小身子又风

也似的冲下坡，赶在陆阳发动攻击之前，助跑外加弹

跳，整个人扑进刚刚收拳回势的少年怀中。

“怎么了？”武尘反射性地接住女孩，淡淡拧眉，

欲拉下缠在颈后的小手，不想一身的汗弄污了女孩家

的馨香。

“大郎哥⋯⋯”软软嫩嫩的娇声响起，涤心不放

手，小腿顺势圈在少年腰间，丝毫不在意那淌满汗珠

的裸胸，她楚楚可怜的笑，接着怯怯地说，“有人欺负

涤心，大郎哥，救我。”先下手为强，阿爹保不住她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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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她还有更硬的后台。

“阿阳！”武尘任由女孩亲近，凌眼瞄向那个现行

犯，声音不怒而威。他的身份十分特殊。陆、武两家

原是世交，无奈武氏夫妇双亡，独留孤子，陆家老爷

高义，全权处理丧事之后，将年仅十岁的武尘带回，

收为义子且视如己出。

“大哥，是涤心先惹我的！”陆阳大喊冤枉。对这

位兄长，陆阳真是又敬又畏，爹娘早管不住他，可每

每犯了错，只要武尘一个衑瞪，他就不争气地腿软。
“是你、是你！你捉虫子吓我！”

陆阳没好气地睨着她：“请问你被吓到了吗？别跟

我说是，我可是亲眼目睹了你如何谋杀那条小虫子。”

“我、我———”涤心嘟着嘴。她的确没受惊吓，但

并不表示她不怕虫儿，因为那是只茶树虫，她天天在

茶园里玩，早已司空见惯，若今儿个换成别的毛毛虫，

陆阳肯定听得到期待的尖叫声。

“臭阿阳，我不理你，涤心只要跟大郎哥好。”她

说着，头埋进武尘的颈窝。

“骂我臭？！你也香不到哪儿去，你是臭丫头，苏

管事说得好，你这么野，将来看谁敢要你！”

“我要大郎哥。”涤心笑容可掬，天真烂漫地对住

少年的眼，直接便问，“大郎哥，你要不要涤心？”

武尘不说话，半强迫地推离女孩软馥的身子，待

她站定脚步，才掏出腰巾帮她擦脸，动作熟练而温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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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佛重复过无数回。

“涤心待在陆府，哪里都不去。”涤心仰着小脸，

心中并不沮丧，因为大郎哥不回话就是默认了，她如

是想。

“不会吧！”陆阳忍不住大叫。他和涤心似乎从开

口学会说话，便无一日不斗嘴，“哪里都不去，莫非要

咱们养你一辈子？除非———”黑黝黝的眼珠转了转，

他卖着关子吸引了女孩的注意，咧开洁白整齐的牙，

缓缓地笑了。

“你嫁给咱们家做媳妇儿。”

你嫁给咱们家做媳妇儿⋯⋯

猛地一震，退温的酒汁溅湿衣袖，染上大片酒渍，

武尘回过神，清瞿俊容压抑着莫名的忧郁，在这独处

时分，那些暗藏的、暧昧未明的心绪咬破了表相，不

再心如止水，涟漪层层延伸，荡漾着整个心湖。

记忆是一种奇特的本能，以为遗忘了的某些片段，

其实它蛰伏在最深的底处，成为灵魂的暗流。

三笑楼上，他习惯地倚栏而坐，放下洒空的酒杯，

秋风徜徉，萧瑟气味中夹带着醇酒浓香，一冷一热，

心绪不冷不热。

伸手再次为自己斟酒，避无可避地，桌上那摊开

的纸张映入眼帘。是义母遣人快马加鞭送来的家书。

缓缓吸气，缓缓呼气，武尘试着排遣胸口莫名的闷疼。

并非首回如此，但在得知信中消息后，这次的状况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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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又快又疾，心脏如受重捶，沉入无边无底的漩涡。

陆阳大喜，义母书信催他返家，他虽是义兄，但

与陆阳自小感情便深，他身为大哥，该要为弟弟高兴

欢欣才是，他到底怎么了？

武尘拧紧双眉，突地撇开脸，将视线调离，落在

远远天际那抹嫣红朦胧的西川锦霞上。可以不看，却

无法不想，思绪有自主的权利，他阻止不了，恍惚间

又受其侵夺，他跌入另一段过往⋯⋯

“涤心这丫头愈长愈标致，人美心又好，苏管事可

真是好福气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现下，她帮着陆府做事，顶替了她爹，

茶园大大小小的事全得由她打理，管茶可不是件好玩

的事，瞧她瘦瘦弱弱的，手段却不含糊。”

“唉⋯⋯可惜涤心是个姑娘家，这般抛头露面、光

顾着陆府的生意，只怕要耽误青春，若涤心嫁了出去，

那陆家怎么办？要从哪儿请来种茶师傅？这满山满谷

的产业叫谁打理啊？”

“所以，正因如此，陆家是绝不会放涤心走的。”
“这怎么成？难道要涤心守着茶园过一辈子啊，夫

人才不会这么没良心。”

“唉唉，可以两全其美嘛。只要涤心嫁进陆家，名

正言顺当了陆家少夫人，届时，不就什么难题都解决

了？”

四年前在陆府茶园，两名采茶工人的对话无意间

·７·雷恩娜



教他听闻。

那年陆府发生了不少事。陆老爷因病逝世，陆夫

人生意经懂得不少，种茶却一窍不通，陆阳考中武状

元，只醉心武学，再有，陆家将名下一座山头送给苏

泰来夫妇，他带着厨娘妻子结庐山林，从此过着心所

向往的悠闲日子。

正因这些事，涤心走不开，她不再自由，正式担

下管事的职务。所谓虎父无犬子，苏泰来的本事，涤

心尽得其能，所以，陆府茶园那些大大小小、可大可

小、不大不小的事，就一件件落在她的肩头了。

涤心嫁进陆家似乎早在预料之中，每个人都这么

认为。

武尘双眉又是一拧，然后慢慢松开。就连他自己，

也这么认定着⋯⋯小小女孩终会长大，与陆阳是天造

地设的一对⋯⋯一切都淡淡的，眉心留下的皱折、嘴

边上扬的嘲讽、眼底若隐若现的情怀，皆这般淡然，

他可以做到，可以笑看着他们，给予诚挚的祝福。

他可以。

“四爷？”门边，一名伙计装扮的属下恭敬立着。

武尘侧过半边俊颜，微微颔首，示意那人开口。

“明日阎王寨聚会，四爷要独自回去，抑或三笑楼

停业一日，让兄弟们跟随⋯⋯”韩林顿了顿，语调变

得迟缓，“职责之因，为追踪和搜寻消息，探子队的兄

弟们长时间在外，有好段日子不曾回寨，未见家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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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———”

“明日起，三笑楼连休五日，待会儿得空，要人写

告示贴上。”武尘打断他的话，笑了笑，神情有淡化的

落寞，“五日够了吧？让兄弟们全都回去，一个也不许

留下。另外，上回寨子交代下来的任务已有眉目，你

替我传个口信给寨中兄弟，该说什么我毋需赘言，你

定也清楚。”

一会儿，韩林才消化了他的话，怔问：“四爷不回

寨？”

“你向来是我的左右手，你办事，我自可安心。”

他爽朗大笑。

韩林搔搔后脑勺，受了称赞有些不自在，含糊地

说：“我把这事告诉大伙去⋯⋯喔，对了！”他急急又折

了回来，“四爷，那告示要怎生书写？这么多天不开张，

总该扯个理由出来应付应付。”

笑意尚在唇边，眼底一抹突生的抑郁，武尘不假

思索便说：“就写⋯⋯嫁娶大喜。”

谁嫁？谁娶？总要有个主角，写得这么模糊，待

五日后开门营业，那些镇日无事、闲爱磕牙的老顾客

定会追根究底，届时，从哪儿生出一对新人？韩林尽

管心里头纳闷，却聪明地不再多问，反正先做再说，

至于细节部分，他自个儿再慢慢斟酌。

没再理会他人，武尘为自己斟一杯酒，仰首饮尽，

动作优雅闲定，是他一贯的气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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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嫁、一个娶，喜上加喜，此等大事，为人兄

长怎能缺席？！

明日，他亦要与家人相聚。

? ? ?

杭州西湖畔，一栋宅第临湖而建，以石材为墙雕

出吉祥图样，将大宅环起，由镂刻的空隙中瞧去，前

院花木修剪完善，石板路上，两名仆役执帚扫着落叶。

男子浅意识敛起缰绳，缓下马步，在金穗秋阳与

湖面波光中注视着这栋大宅，半晌，他跨下马背，稳

稳地举步踱去。

朱红大门敞开，门外好生喧闹。聚集了不少人，

红丝帽、金线滚边的长袍衣衫，十个有九个是胖大身

躯，一脸精明的商贾本色。两旁看门的仆役老僧入定

般立着，好似见惯了这等场面，将寒暄应酬之事全权

交由府内总管。

“众位老板，真是对不住，苏管事今儿个一早巡视

茶园去了，不知何时才会回府，各位老板有事可以留

言，若执意等候，请移驾至大厅稍坐奉茶。”寿伯圆滑

地措词，笑眯着老眼，捧着一本好厚的书纸，找到空

白一页写上日期，准备替人留言。

瞧眼前的阵仗，涤心丫头有得忙了。寿伯暗自叹

气，想起那丫头有时为茶园生意挑灯熬夜、不自觉伏

案而眠的景象，心中不舍却也无可奈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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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又要留言？我都留了八百回啦！”一个圆滚的身

躯挺了出来，是虎跑二泉舍的张老板，他走往陆府好

几次，偏偏遇不上苏涤心，“我订的那批秋雀舌是要销

至东洋，绝不能误了船期，苏姑娘已经说好能准时交

货，可今年雨水不丰，我担心收获不如预期啊⋯⋯”

“张老板请放心。”寿伯依旧笑咪咪，迅速翻查书

中纪录，瞧见女子秀气的字迹，以红色墨液在逐条的

留言上写明事物进度，“您那批茶货斤数齐全了，目前

是炒青阶段，中秋过后，请张老板将余款数目备妥，

咱们账房自会派人同您收账。”

“哎呀，钱不是问题，能如期交货，我就宽心了。”

见识到那本留言簿的功用，众人加倍争嚣，声浪

此起彼落，一时间，场面乱成一团，谁的嗓门大，谁

就占优势。

“沁香茶轩要五十斤的云栖龙井，六十斤碧山烟

雨。”

“今年春末，快意斋同陆府下订单，也是五十斤云

栖龙井和三十斤碧山烟雨，另外还要梅家坞和灵隐两

处的龙井各八十斤。”

寿伯拇指沾沾口水，快速在本子上翻找，老眉稍

皱：“龙井茶没问题，倒是碧山烟雨目前只采收六十斤，

分别是快意斋和玉川茶坊的单子，没标明沁香茶轩

啊！”

“我现在下单，六十斤全数要了，钱我可以提高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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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。”沁香茶轩的赵老板坏了规矩，对陆府特有的碧山

烟雨茶势在必得。那茶难植难培，却是吓煞人的香，

已被列为当朝贡茶。

不等寿伯开口拒绝，好几个肥硕大臀默契十足，

朝同一目标用力一挤，那赵老板莫名其妙被弹出五尺

外，脸朝地，吃了满嘴灰。

生意往来，寿伯不愿得罪人，想瞧那赵老板跌得

重不重，尚未踏出一步，十来双手同时扯住他的衣衫，

又是一阵七嘴八舌，他只得一面听，一面翻本子，还

得一面躲避口水，待得送走最后某家的老板，都已正

午时分。

“天啊，一早就这么过啦！唉，愈老愈不中用

了⋯⋯”简直折腾他这把老骨头。寿伯捶着僵硬的肩，

伸伸腰干，老眼瞥了瞥两边无所事事的看门仆役，不

是滋味地嚷，“站直！打起精神！见了人要会招呼，咱

们是做生意的，多少得懂些手腕，你们两个愣头儿

⋯⋯”

“寿伯。”

“该学的东西有十牛车那么多哩，再不麻利些，怎

么攒钱娶媳妇？”他念得正兴头，听不见身后的叫唤。

“寿伯。”声量微放，沉稳传来。

“欸，老板有何贵事？”

寿伯边回应，边转身，表情如川剧变脸，眨着一

双眯眯笑的眼，待瞧清眼前人，有短暂的错愕，然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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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诚的笑意与惊喜迅速在脸上扩张。

“大少爷！”

? ? ?

“二少爷在城郊购置了新宅，不挺华丽，那练武场

却占了三分之一，您知道的，他个性大刺刺的，喜事

将近，也不懂得布置宅第，老夫人不放心，一早就过

去探望了。”寿伯接过下人端来的托盘，将瓷杯放在武

尘桌前。

“义母这几日不是身体微恙吗？怎么又去操劳这

些？”武尘眉淡拢。

“身体微恙？”寿伯一脸莫名。

淡淡扯动嘴角，武尘不再追问，已清楚家书中义

母那段自怜自艾的话语，仅是想催他早日返家所使的

小小手段。掀开杯盖，细瓷相触发出温润声响，一阵

清香扑鼻，是龙井茶配虎跑泉，他啜了一口。

小截蓝皮露出寿伯的襟口，他胸前塞得鼓涨，是

那本宝贝留言簿。

“府里向来这么忙吗？”武尘问，视线投向偏厅那

端满座的人潮。

寿伯长叹：“涤心丫头对茶树懂得多，更有做生意

的天分，她脑筋动得快，手腕也高，陆家茶在她手上

像是被吹仙气似的，钱财滚滚来，赔掉的是她的身子，

唉⋯⋯那些商贾，一个个坚持要见她本人，我能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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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⋯⋯”

武尘心一沉，泛着清楚的酸疼，半晌才说：“她镇

日忙碌，但成亲毕竟是大事，总该为自己添些行头。”

“添行头？”寿伯又是莫名，待问明白，外头突然

响起骚动，极熟悉的骚动，“耶，天要落红雨了，太阳

还没下山呢，那丫头竟回府了。”

压抑不规则的心跳，武尘步至廊下，发现原在偏

厅等候的人群将一名女子团团包围，他瞧不完整她的

人，嘈杂中，她的声音清脆如珠，轻易教人捕捉。

“每盅茶二厘，马先生上回提这建议，我瞧是可行

的，下等茶卖这价格，薄利多销，什么人都喝得

起⋯⋯”一只素手持笔，在某人递来的书件上刷刷写

字，小小头颅偏向一旁，好似听谁说话。

武尘听见她的笑声，爽朗英气。

“王师傅好本事，连这事也教您知晓，那炒青是新

法，涤心也是在研究阶段，炒时，茶要少，火要猛，

以手炒令其软净，接着略用手揉之，去掉焦梗。王师

傅若有兴趣，可拨空走一趟咱们在狮峰的制茶场。”手

没停，在连番递来的文书上签写，偶尔停笔，听见她

说，“这个价不对，我不能签的，请回去同你们主子说

清楚，我与他议的原价不是这样。”

她工作的效率十分惊人，不到半炷香时间，已在

前院解决大部分的公事，骚动渐渐平息，还有两名中

年男子尚未离去，看来是重要的事欲同涤心商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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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涤心姑娘，陆府的碧山烟雨既为贡茶，就断然不

可贩卖，那是皇帝老子唱的茶，咱们再有钱也只一颗

脑袋，朝廷若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李叔叔不必担忧，涤心有应对的方法。”她微笑

着，“当作贡茶的碧山烟雨让我入了龙脑香料，压成许

多小花，铐制成龙团凤饼，样子吉祥富贵，味道却偏

离真味，但宫中的人偏偏喜欢⋯⋯”她耸了耸巧肩，

眉眼间有股捉弄的顽皮，“唔⋯⋯咱们辛辛苦苦种的茶，

皇帝能喝，百姓没理由不行。”

“江南茶业一向以陆府茶马首是瞻，咱们是怕东窗

事发。”另一名中年男子抚着短须，亦有愁色，“要不，

把陆府贩售的碧山烟雨改个名字，你瞧如何？”

涤心没立即回答，小小步伐跨上偏厅的石板阶，

突然感受到两道温暖的光芒，她不懂，下意识半转身

子，她瞧见武尘立在廊檐下、倚柱抱胸的身影。

他看到她了，整个的她，同时沉缅在那朵如花的

微笑中，他报以相等的笑。

涤心主动走去，双眸因愉悦眯成可爱的弯度，停

驻在武尘面前，她端详着他脸上熟悉的温文和五官，

笑开红唇、露出贝齿，接着，她又主动亲近拉住他的

手。

“大郎哥。”

武尘表情平稳，目光下移，让她挂在胸前的东西

吸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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